
在恐龙世界里，剑龙是一种奇特的恐
龙。它从前颈部到尾巴沿背脊有两列直立的
骨板，并以尾末端 2~4 对大的骨刺作为武
器，其头部只有西瓜那么大，再加上爱吃素，
成为了大众熟知的明星恐龙。

恐龙化石是人们了解亿万年前恐龙如
何生活、灭绝的重要密码。然而世界范围内
发现的剑龙化石并不多，且大部分的骨架完
整度较差，因此剑龙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早期
进化仍待进一步研究。

近日，一篇关于剑龙起源的研究论文发
表在《古脊椎动物学报》上。科研人员在重庆
云阳恐龙动物群发现了亚洲最古老的剑龙
化石，并将这种剑龙命名为元始巴山龙。该
研究为剑龙起源于亚洲增加了新证据，也解
开了关于剑龙的许多谜团。

云阳沙溪庙组首个新属新种恐龙

2015年 1月的一天，重庆市云阳县普安
乡老君村村民在地里发现一块大石头很像骨
头，便立刻上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很
快组织专家前去调查，并认定这是恐龙化石。

专家组围绕这块骨头在周围进行了调
查，并发现这里有巨大的恐龙化石资源，埋藏
着丰富的秘密。

更不可思议的是，通过化石资源调查工
作，科研人员发现横跨 4个乡镇、在走向上
长 18.2公里范围均有恐龙化石出露，含 17
个化石层。2019年，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周忠和为组长的专家组鉴定认为，重庆云
阳恐龙动物群具有分布范围广、时间跨度
大、种类丰富等特点，为一个世界级的恐龙
化石集中埋藏地，具有非常高的科学价值和
开发利用价值。

为探秘这些宝贵的化石资源，重庆市地
勘局 208地质遗迹保护研究院开展了相关
研究工作。“根据出露地层划分，我们这次研
究的剑龙化石出自沙溪庙组下段地层，是沙
溪庙组的第一个新属新种恐龙，也是在重庆
云阳恐龙动物群命名的第四个新属种恐
龙。”论文共同第一作者、重庆市地勘局 208
地质遗迹保护研究院研究人员李宁告诉《中

国科学报》。
恐龙分为蜥臀类和鸟

臀类两大类，其中蜥臀类分
为兽脚类与蜥脚类；鸟臀类
又可分为剑龙类、鸟脚类、甲
龙类、角龙类及肿头龙类。本
次命名的元始巴山龙就属于
鸟臀类中的剑龙类。

取名的灵感源于李商
隐的一句诗———“巴山夜
雨涨秋池”。“‘巴山’代表
的是重庆，‘元始’意指这
一新命名的剑龙代表了剑
龙最基干或最原始的类
群。”李宁说。

剑龙中国起源说
有了重要证据

在早侏罗世晚期和中
侏罗世，地球上出现了世界
性的海侵，浅海侵入到许多
大陆的腹地，这种海侵的结
果造成了早—中侏罗世陆
相沉积地层的匮乏。这一时
期，世界上发现的恐龙化石
非常有限，相关恐龙的研究
也几乎是空白。

1874年，剑龙化石最
先发现于英国。此后，越来
越多的剑龙化石在全球除大
洋洲及南极洲外的各个大洲
被发现。全世界的恐龙学者
都在探寻剑龙到底何时出现
在地球上，关于其真正的起
源，一直以来存在较大争议。
“此前发现的最古老的

剑龙化石位于非洲摩洛哥，
于是有学者认为剑龙起源于非洲。但我国四
川自贡的太白华阳龙也是非常原始的剑龙
种类，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剑龙起源于中
国。”论文共同第一作者、重庆市地勘局 208
地质遗迹保护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代辉告
诉《中国科学报》。 （下转第 2版）

新研究认为中国科学影响力可能被低估

本报讯 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几十年后，一项
新的评价标准显示，中国在衡量国家研究水平的
一个重要指标上超过了美国。这项日前发表于《科
学计量学》的研究结果显示，2019年，在被引排名
前 1%的科学研究中，中国研究的排名甚至略微高
于美国研究的排名。

这项新研究由美国、欧洲和中国的 3名研究
人员完成。他们使用的测量方法不同于传统测量
方法，更适合相关研究。
“在比较国家间的产出时，我们认为这个新方

法能更好地衡量科学研究在其中的影响。”研究合
著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科学政策和研发投资
专家 Caroline Wagner说，“根据我们的衡量，中国
现在在科学影响力方面略高于美国。”

由于没有客观的方法可以衡量科研质量，传
统上科学家使用“被引量”作为衡量科研质量的指

标。也就是说，一篇论文被其他研究人员在随后的
论文中提及或引用的次数越多，该研究对相关领
域的影响就越大，质量就越高。

但是某些科学领域论文的引用频率会比其
他领域的论文高得多。例如，病毒学领域的顶级
论文被引用的频率就高于社会学领域的顶级论
文。因此，研究人员传统上采用“领域标准化”弥
补上述缺陷，即以一种方式平均引文数据，从而
允许两个领域并排比较，同时考虑到每个领域
中引文使用的统计差异。

当使用这种测量方法时，在被引前 1%的论文
中，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

但Wagner等人认为，在比较各国的研究产出
时，按科学领域衡量论文的不同是没有意义的。
“当你对两个科学领域进行比较时，按领域加

权是有意义的。但当你衡量两个国家间科学的总
体影响时，这便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这种加权
会导致错误的结果。”Wagner说。

Wagner 等人没有对不同领域的论文进行不
同的加权，而是简单地将所有领域的论文合并，然
后用原始引用数据计算比较各国的情况。

研究人员使用了Web of Science数据库，该数

据库为各种科学学科的研究提供全面的引用数
据。使用新的测量方法后，Wagner等人发现，中国
继 2015年超过欧盟后，在 2019年超越了美国。

2019年，中国作者发表的科学论文中有 1.67%
的文章处于论文高被引排名前 1%，美国的这一比
例为 1.62%。而 2018年则是美国略微领先。

即便使用传统的“领域标准化”方法测量也显
示，尽管未领先美国，但中国论文的质量也在迅速
提高。例如，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一份报告
显示，2000年，美国 1.77%的论文在被引排名的前
1%中，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仅为 0.37%。但到 2016
年，该领域的标准化统计数据显示，上述差距已经
大大缩小———那一年，1.88%的美国论文排名前
1%，而中国则以 1.12%的比例紧随其后。

Wagner说，总体而言，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
的总研究产出在过去 10 年或更长时间里一直在
快速增长。
“但许多专家一直在说，中国论文在质量上仍

然落后。我们认为这种差距已经不存在了。”
Wagner说。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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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完“榜”挂了“帅”，下一步是什么
■本报记者韩扬眉

今年以来，国家与地方密集张贴“英雄榜”。比
如，科技部在“十四五”首批重点研发计划中已部
署实施 87 项“榜单”任务；辽宁省发布首批 50 项
“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河南省、山西省发布的
2021年“揭榜挂帅”科技项目成功揭榜……
“揭榜挂帅”机制正在成为激活创新、选拔人才

的重要举措。如何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
挂帅”机制？如何最大限度激发人才的创新创业活
力？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榜单”写啥最重要，不要“自问自答”

去年，科技部发布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学
和应用研究”等“十四五”重点专项 2021年度项目
申报指南，特设“揭榜挂帅”榜单任务。

作为一种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揭榜挂帅”中
榜单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好“榜”？
“有比较确切的问题，聚焦重大需求、有难度、

有创新意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田
刚告诉《中国科学报》，“比如应用基础研究，就是
要落地、解决实际问题。”田刚说，“揭榜挂帅”机制
鼓励企业更多地与科技挂钩，对我国应用技术研
究有很大促进作用。
“‘揭榜挂帅’的科学研究应该有明确的导向

性。”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孙东
明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个“榜”中既包括基础研究
问题，也包括从重大需求中提炼的科学技术问题。
因此，提出榜单的主体一方面是国家实验室、科研
机构和高水平大学，另一方面是科技创新型企业。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间相互补充，效果会更

好。”孙东明说。科技创新型企业根据实际生产需
求提出科学技术难题，科研机构、大学等根据自身
的研发优势、人才优势来承接；同时，科研机构、大
学等产生了新兴前瞻性技术、原创性成果但处在
实验室小试、中试阶段的，也可以通过“发榜”由研
发需求旺盛和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承接，进一步
孵化放大，实现产业化落地。
“问题是最重要的，发榜方和揭榜方可以是合

作伙伴，但也要避免‘自问自答’。”孙东明强调说。
在他看来，“揭榜挂帅”的初衷在于，通过发榜扩大
“朋友圈”，让更多人了解问题所在，用市场竞争来
激发创新活力，最终解决难题。
“让信息真正畅通非常重要，要像‘竞拍’一

样。”孙东明表示，理想情况是，“榜单”常“贴”在那
里，吸引很多人“围观”，而不是今天刚发布，明天
就急着“揭榜”。

谁能当“帅才”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柔性电子前沿科学中心
首席科学家黄维看来，“揭榜挂帅”“赛马”等新机
制新措施让科研人员备受鼓舞，科研创新的积极
性大幅度提高。

田刚表示，这一机制的最大特点在于激励科
学家专注解决问题，不仅要把在“前线”的真正人
才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给真正做事的
人做事的平台，让“幕后英雄”有机会展现能力。

在田刚看来，“专注”是“帅才”应具备的重要
素质之一。
“他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到任务中，要有

足够的深度思考和理解，集中精力，专注所要研究
的问题。”田刚说，“‘揭榜挂帅’可以更多地向一线
科研人员倾斜。对于有资历的专家来说，他们有经
验，有一定优势；对于年轻学者而言，他们创新力
强，敢于突破。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愿意投入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并持之以恒。”

黄维也表示，资深科学家应发挥“领头雁”的
作用，青年科研人员则应在前辈的支持和鼓励下，
勇担重任，揭榜挂帅。“长期在科研领域探索的工
作者要在自我奋斗的同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以长带新、共担使命。要体现言传身教的作用，不
断鼓励青年人才积极提高自身科研水平，为青年
人才提供更宽广的成长空间。”
“揭榜挂帅”聚焦重大关键问题、国家战略迫

切需求，这意味着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与创立一个学派、发展一种新理论等基础研

究相比，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应用研究也有其难
度，这个过程是艰苦的，也需要时间、也需要坐‘冷
板凳’。”田刚表示，只要科研人员安安心心地专注
研究，就应该给他们一些时间，允许他们犯错。

如何评价揭榜行为成败

孙东明表示，“帅”体现了责任主体，很大程度
上“火车跑得快，要靠车头带”，一方面要对“帅才”
充分认可，给他们更大、更灵活的自主权；另一方
面，放权并不意味着放任，要建立科研诚信体系，
有监管、有考核，即使问题最终没有解决，也能对
其所提出的研究策略进行客观评价，尊重客观事
实就是讲科学，要允许失败。

以解决问题的成效为衡量标准，不能重申请
轻考核，这是受访专家的共识。

田刚表示，在“揭榜挂帅”机制实施初期，什么
是成功的、如何评判等很重要。“这是一种导向，对
后续项目的实施和年轻人成长有较大影响。”

在田刚看来，评判要依据项目的“成效”，比
如，问题解决的程度、是否有实质性进展等。

若“出师未捷”怎么办？
华为公司全球技术合作副总裁艾超认为，企

业作为自负盈亏的组织，必须追求效益。同一个技
术在不同场景、不同时间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价值。
如果“揭榜挂帅”的最终研究成果比不上企业内部
考虑了性能和成本因素的工程方案，或者科研人
员的成果还暂时无法得到很好应用，企业落地成
果的意义可能就会打折扣。

孙东明认为，对于风险较大的前沿性、“卡脖
子”技术难题的“揭榜挂帅”，政府部门可以参与其
中作为保障，扶植“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这样
“揭榜挂帅”的优势更能充分发挥。

黄维则表示，原有的评价制度不再完全适用
于当代经济与科技进步，尽管如此，完全否定论
文、学历和奖项等事项的含金量也是不合理的。
“任何革新都不会一蹴而就，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检
验验证。”他说。

两会访谈

钱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锋：

应在各领域布局工业软件协同创新中心
■本报记者张双虎 ■黄辛

“工业软件是智能制
造的‘核芯’和‘大脑’，也
是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和‘双碳’目标的重要技
术。”两会期间，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钱
锋强调了工业软件的重要
性，并指出我国高端制造
业面临工业软件依赖进口
的问题。
“当前我国多个高端

制造业运行体系构筑在国
外工业软件厂商提供的工
具、平台和系统之上。”钱锋说，“这对我国制
造业产业链安全构成了威胁，‘卡脖子’和
‘断链’风险巨大，阻碍了我国产业基础升级
和产业链现代化发展。”

因此，钱锋建议，在石化、钢铁、船舶、汽
车和集成电路等领域，重点布局建设若干工
业软件协同创新中心，加强优势学科和特色
专业培育，强化重点学科和龙头企业带动，
加快工业软件人才引育步伐，抢占数字经济
制高点。

比如，建设若干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
力的工业软件协同创新中心，突破一系列关
键技术；打造以 CAD/CAM为核心，具有一

体化、开放式架构，以及单
一数据源与统一数据模型
的软件体系，突破 CAX
三维建模一体化、智能优
化设计、在线精细模拟和
全球远程智能运维技术。
通过上述产业领域的技
术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形
成工程示范应用与引领
效应，推动产业迈向价值
链高端。

在优势学科和特色专
业培育方面，以创新中心

为载体，优化学科布局结构，推动多学科交
叉融合，聚焦工业知识、软件知识、工业知识
软件化等核心能力培养，充分发挥高校在科
技创新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以软件企业和制
造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通过学科链和产业
链的联动，实现与市场的精准对接，探索具
有中国特色的高端制造工业软件人才产学
研融合培养路径。
“此外，应设立科技创新人才和工程应用

人才特区，搭建引才育才聚才平台，制定针对
工业软件人才的使用、评价、激励和保障政
策，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打造高质量
复合型工业软件人才‘孵化地’。”钱锋说。

李家洋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

只认第一作者，还怎么鼓励合作？
■本报记者李晨阳

国内对科研成果有
“三认三不认”的现象：只
认第一作者、只认第一作
者单位、只认通讯作者（三
认）；不认非第一作者、不
认非第一作者单位、不认
非通讯作者（三不认）。无
论科研人员评职称、算业
绩，还是研究生报奖、毕
业，上述标准普遍存在。
“严格起来，有时候连

共同一作都不算数。”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
士李家洋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这
种评价体系怎么鼓励协同合作？”

在李家洋看来，在当今的科研活动中，
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拿我自己
的工作来说，我对高等植物的生长发育比较
了解。但是涉及病虫害、植物保护等，我就不
太懂了，更不用说土壤环境、动物、微生物
等。除了学科上的交流，科研人员往往还需
要在关键技术方法、材料设备等方面互通有
无、取长补短。”

只要是合作，就会涉及不同课题组甚至

不同地区的不同单位。这
时，“三认三不认”的弊端
就显现了。

这种“规则”常常会
给合作带来尴尬，甚至引
发矛盾和纠纷。有些科学
家变得不愿合作，或不敢
轻易合作，因为如果不能
列入第一完成单位，自己
的工作就不被认可、不被
支持；有些研究者怕麻
烦，索性多招些研究生，
靠自己团队单打独斗，严

重影响了合作的范围和质量，拖延了科技
创新的进程。

早在几年前，李家洋就曾呼吁改革这一
现状，但是阻力较大。一些管理者担心，一旦
放开评价标准，会有人“挂名搭车”、浑水摸鱼。
“我相信严肃的科学家不会这么做。”李

家洋说，“而且，过于计较这点利益分配，只
会因噎废食，得不偿失。”

李家洋希望，科技评价体系能充分体现
对每一位科研参与者的尊重和认可，鼓励人
们心无旁骛地展开合作，在协同中走向共赢。

3月 9日，国际机器人展在日本东京举
行，展示了最新的机器人技术和相关产品，展
会将持续到 3月 12日。

图为在日本东京国际机器人展上，乒乓
球机器人回球。 新华社 /法新

国际机器人展
在日本东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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